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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赵蕃行役诗的特点

施常州

（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江苏 南京　 ２１１８１５）

［摘　 要］赵蕃的行役诗数量较多，众体兼备，含蕴深广。内容上，这些诗把行踪见闻与内心律动浑然融合，忠
实记录了旅程中的见闻、诗人的行踪以及内心活动等，描写了船行时遭遇的疾风骤雨、急流险滩等惊心动魄的情

景；情感内蕴上，这些诗反映了衰微时代文人的末世情怀，折射出南宋社会内忧外患的政治情势，具有比较深刻的

社会认识价值。

［关键词］赵蕃；行役诗；情感意蕴；末世情怀；审美特质；南宋时期；江西诗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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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役泛称行旅、出行，旧指因服兵役、劳役或公务而出外跋涉。早在我国古代的西周时期，羁旅行

役生活就已成在外征战的戍卒们生活的常态，抒写常年征战的哀伤怨愤与思乡念亲之情，也成为《诗

经》记述的主要内容。“行役是《诗经》时代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而尤以西周末年和春秋初叶最为严

重。兵荒马乱的社会现实，妻离子散的家庭惨景，役夫、思妇的离愁别恨，在《诗经》中都有真实而又

生动的反映”［１］，如《小雅》中大家耳熟能详的《采薇》、《何草不黄》等。此后，行役诗在我国诗歌史上

历久弥盛，比如在两汉、三国和唐代，名篇佳作屡见不鲜。同时，行役诗在外延上题材范围更为广泛，

在内在的抒情主体、诗歌主题和审美取向方面也产生了一些重大变化。唐代的行役诗就体现了中下

层文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因此，“唐人创造出的记述行旅的诗歌，既有独立的审美价值，也有着深刻的

社会认识价值”［２］。

到了文化艺术高度繁荣的宋代，与其他诗歌题材相呼应，行役诗的创作也形成了又一个高峰。除

了社会文化繁荣和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等因素的作用外，还有宋代诗人酷爱自然名胜等原因。在游览

山川的旅程中，诗人不但可以增长见闻、陶冶情操、启迪智慧，还可以获得鲜活的素材，触发创作的灵

感，诚如苏轼所云，“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

而发为咏叹”［３］。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宋代诗人在诗歌创作中积极寻求“江山之助”的含义。

赵蕃，字昌父，号章泉先生，与涧泉韩膞并称“二泉先生”。作为南宋时期江西诗派的代表诗人之

一，他不但在当时以节操超逸闻名天下，如叶适赞扬他“固穷一节”、“视荣利如土梗，以文达志”［４］，陆

游说他“高吟三千篇，一字无尘土”［５］，而且更重要的是，赵蕃的创作成就也很突出，如朱熹称赏说，

“昌父志操文词，皆非流辈所及”［６］，方回更认为赵蕃是两宋时期官位不高而诗歌成就斐然的三大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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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一，“宋人高年仕宦不达，而以诗名世，予取三人焉：曰梅圣俞，曰陈无己，曰赵章泉”［７］。可见，赵

蕃在当时的影响很大，在南宋中后期诗坛占有重要地位。赵蕃一生也创作了大量的行役诗，情感意蕴

丰厚，具有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和较高的审美价值。

一、赵蕃行役诗创作概述

赵蕃自幼“读书夜达晨”，“膏烛且尽继以薪”（《示儿》）［８］①，同时酷爱游览祖国的名山胜水并从

中汲取诗歌创作的题材与灵感。据其诗所述，他“生平惯行役”（《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

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行役殆遍江之南”（《过女儿浦》）。在游览江

南各地的山水时，他既能暂时忘掉穷困悲凄的现实生活，又可以增长社会见闻，开阔眼界，享受书中没

有的快乐。当看到如画的美景时，他情不自禁地赞美道，“溪山如许佳，欲画无绝艺”，并即刻付诸诗

歌创作———“要当稍收拾，一一付诗里”（《湖州亲旧二首》之二）。可见，在旅途中，他不仅陶醉在如

画的自然美景中，更要忙着收集美妙的诗歌素材。他认为，虽然旅途总是伴随着劳累，但每一次行程

都收获不小，因此，很多地方他曾多次前往或路过：“江天漠漠江云湿，江波浩浩江鸥急。二十年间几

经历，欲论旧事俱陈迹”（《抵南康》）。为了消除长途跋涉的疲乏，他“典衣市酒宽久旅”（《抵南

康》），酒足饭饱后一觉醒来，又精神抖擞地重踏上艰辛而愉快的行程。

赵蕃的行役诗数量较多，而且其中的大部分从诗题即可看出。有的题目包含“舟中”、“道中”、

“道间”等提示性词语，如《万安道中二首》、《竹岩道间》、《富阳道中遇风感叹作》；有的题目用叙述的

方式，告知旅途中发生的事件或经过的地点等，如《将至邬子》、《宿分水》、《饭枫桥铺》、《半江遇风

涛，其势危甚，晚示同舟》、《九月二十七日题桂溪铺》、《寒食前一日发黄堰，明日抵定夸，连日逆风吹

沙不可渡湖》。另外，赵蕃的行役组诗较多，如《自安仁至豫章途中杂兴十九首》、《自桃川至辰州绝句

四十有二》、《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以及《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

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等。这些组诗中，除了少部分诗歌应归入山水诗、田园诗或感

遇诗外，绝大部分都是行役诗。从上述诗题还可看出，赵蕃的行役诗大部分作于秋天（农历七到九

月），可谓“四时意象最爱秋”［９］，这也是我国古代文学“悲秋”传统的重要表现。

体裁上，赵蕃的行役诗有古体，有律诗，也有绝句，但是，数量最多的是七绝和五律。如《八月八

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松原山行七绝》等组诗都是七绝，而《绿萝道中》、《饭枫桥铺》、《十三日

逆风舟行甚迟》、《将宿天心寺，以失路遂止野人家》等组诗都是五律。内涵上，行役诗的情感内蕴往

往并不单一，而是含蕴深广。例如，南朝宋文学家、“元嘉三大家”之一的鲍照，其羁旅行役诗就开创

了全新的主题，有学者认为“举凡宦游、思乡、山水，均与自我的羁役之感相融合”［１０］。赵蕃诗中述及

羁旅行役之苦的诗，数量上远超描写旅途快乐的诗。其记录的行役见闻与感受，大部分充满悲苦凄凉

的色调，只有写于归家途中的少部分诗歌，尚流露回乡时愉悦的心情。前者的具体内容比较丰富，有

的感慨旅程艰难或孤独寂寞，有的叹息时光流逝或世事变迁，有的哀叹衰老贫病，有的期盼隐逸田园

的生活，有的抒发怀友思亲之情。在具体诗作中，一部分行役诗侧重于上述某一方面的内容，但大部

分行役诗都同时包含上述两个或多个方面的内容，如“吾行殊坎坷，此地极淹留。少欲破万卷，老惟

思一邱。谩言诗作祟，长愧食为谋”（《次韵深父送行》），既描写了诗人为了生计而奔波的艰难与淹留

他乡之苦，又抒发了对隐逸生活的思念之情。

二、行踪见闻与内心律动的浑然融合

与大部分同类题材的诗歌相同，赵蕃的行役诗，忠实地记录了他旅程中的见闻、诗人的行踪以及

内在心灵的律动等。如《投宿圣仙寮》记述诗人在苏州遇到大风、深夜投宿寺庙的情形：“已惭叩户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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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梦，更喜置床邻毕瓮。新醅未熟不可尝，旧酒虽漓聊入用。道人深居怕宾客，老子频年惯行役。细

听木杪风向息，起视月沈天正黑。”该诗后诗人自注云：“晚发枫桥，期宿圣仙寮，大风逆面，至已二鼓。

叩门甚久，老黄冠方出迎，馆予于一室，有酿存焉，未熟，沽旧酒而饮。”在夜深叩击寺门时，老和尚睡

得很沉，因而诗人等待很久。在入住后，他惊喜地发现，居住的房间里还有酒瓮，仔细一看却是未熟的

新酿，诗人失望之余，只有饮一点陈酒将就，也恰在此时，诗人发现外面狂风渐止，月已落、天正黑。富

于戏剧性的情节，颇能引人入胜。在诗中，赵蕃刻画了一位隐居山林深处、不愿被人打扰的老和尚却

在深更半夜被“频年惯行役”的诗人惊扰，让人颇感世情的无奈，又蕴含一丝淡淡的幽默，这也正是诗

人意欲传递给我们的丰富意蕴。再如《绿萝道中》“人间白马渡，世外绿萝山”及“更拟桃川路，明朝得

意攀”等句，既描写了诗人所经过的白马渡和绿萝山如画的美景，也交代了诗人次日的行踪。

堠子是古时筑在路旁用以分界或计里数的土坛，每五里筑单堠，十里筑双堠，如韩愈《路旁堠》诗

云，“堆堆路旁堠，一双复一只”［１１］。赵蕃《饭枫桥铺》云，“只堠复双堠，晨鸡仍午鸡”，既描述了堠子

等颇有地域特色的景物，也流露出诗人旅程中行行不已的复杂心理。赵蕃的行役诗还记述了旅程中

气候变化迅疾的特点，如《九月二十七日题桂溪铺》云，“昨日方!扇，今朝可拥裘。顿能惊北客，方觉
是南州”。骤冷的天气，也惊起了诗人内心的悲慨和故乡之思：自己虽世代为北方人，却只能流寓江

南，所以对南方多变的气候仍然反应迟缓。这实际上蕴含着诗人对国家沦为半壁江山的无限悲凉。

乘船是古人出行的主要方式之一，而船行的速度在上水和下水时差别很大，且下水时决定速度的

主要因素是风向、风力以及水流的大小等，这在赵蕃的行役诗中也都有生动的记述。富春江水流湍

急，船下行时，如果得遇顺风，旅程就变得非常轻松愉快，那段名为“七里泷”的航路，实际有七十里，

却只有遇到便风才能顺流而下，也才成为名副其实的“七里泷”。赵蕃《严州道间得顺风，俗云七里

泷。篙师云风便才七里，无风乃七十里尔》诗云：“桐江多奔湍，牵挽厌劳止。旧云七里泷，实乃七十

里。篙师为予言：风便辄易尔。回思前日惊，留滞固可喜。溪神果何心，怜我倦行李。有风西南来，不

徐亦不驶。布帆保无恙，为赐何其侈。眼中峰峦过，天外鸥鸟起。”在介绍七里泷与风速的关系时，诗

人还顺便描绘了桐江“眼中峰峦过，天外鸥鸟起”的壮美风光，抒写了内心的愉悦之情。

与行役诗的传统内容相同，赵蕃的行役诗也大量记录了船行中遭遇的种种艰难，主要有来自自然

界的疾风骤雨、急流险滩、船行不畅以及诗人的心理感悟等。如“兹行又累日，逆风苦悲号。曾微咫

尺帆，颇费千万篙”（《自溧阳达上塘官河，舟屡行矣，不能尽名其所经，偶书小韵》），描述船逆风而行，

只好收起风帆依靠竹篙艰难行进。不过，最令人惊心动魄的，是遇见狂风时船上危机四伏的情景。其

《十三日逆风，舟行甚迟》云：“昨夜纵风几丧生，今朝溯水颇留行。细看汹涌收帆脚，孰若夷犹听浆

声。”经历昨夜凶险的狂风后，诗人面对逆水艰难行进的船只，没有埋怨船行缓慢，而是悠然从容地谛

听起船桨咿咿呀呀的声音，这是劫后余生的诗人对生活的顿悟使然。赵蕃诗中类似的记述很多，其

《半江遇风涛，其势危甚，晚示同舟》的记述也非常生动：

言归固多欣，值险辄大怖。方趋顺风捷，忽与奔涛遇。得非蛟龙争，无乃雷霆怒。我舟仅如掌，我

命且如缕。何止失人色，殆欲成狼顾。神明力扶持，生死费调护。平生素多艰，安坐乃其处。便哦归

来辞，勿草远游赋。同行信同忧，相唁劳相谕。急反浪头魂，还寻酒中趣。

诗人描述遇险时“我舟仅如掌，我命且如缕。何止失人色，殆欲成狼顾”等惊险的情景、人们惊惧

的神色以及劫后余生及时行乐的特写，使人真切感受到船行中的艰难与凶险。在船行的旅途中，诗人

的心头也会涌起种种复杂的感情，愁苦和迷茫之情就经常袭来，其《舟行》和《九月二日发舟快阁下》

分别描述说：

下水复上水，暮秋仍早秋。暂归非去吏，触绪苦添愁。本乏风雅作，谩于山水游。经营欲终日，人

谓我何求？（《舟行》）

开船风打头，举棹水分流。到处皆成客，今年未识秋。意哀吟蟋蟀，声苦乱飕!。拊枕仍推枕，谁
知梦觉忧。（《九月二日发舟快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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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首诗描写漫长的行程，抒发人生之路迷茫而不知所求的凄凉；后一首诗描写秋末冬初的深夜

里，秋虫的哀吟弥漫在耳畔，诗人辗转难眠，梦醒后更感悲伤。诗人关于“人谓我何求”的深沉思索与

“拊枕仍推枕”等细节描写，充分渲染出客居他乡的游子内心无尽的思念与愁苦。

诗人的羁旅之愁，不只产生于船行中，而且途经湖面、陆地或山林时也同样很强烈。其《将至邬

子》云，“湖水冬犹壮，林烟晚更孤。荒凉诗莫状，零落雁成图”；《将宿天心寺，以失路遂止野人家》云，

“一出有百阻，吾生何太艰。问途迷野寺，积淖落前山”。前一首诗中，壮阔的湖水、岸边荒凉的林烟

及天上飞过的整齐的雁阵，与形单影只的游子形成鲜明的对比。此情此景，也使诗人心头的孤独寂寞

与迟暮衰老之情陡然增加，不禁感叹“历历旧行路，萧萧新鬓须。不知造物意，投老又何如”。后一首

诗写迷路的诗人祸不单行，还要面对眼前遍布泥泞的道路，只有徒唤奈何。诗人在从湖南到江西安仁

县的途中，也曾遇到连续的雨天，道路异常难行，病中的诗人被迫滞留巴陵：“渺莽重湖路，羁栖一病

身。欲行行未得，风雨况频频”（《移官巴陵，行有日矣，书呈唐德舆、程士和、梁和仲、于去非、段元衡、

邢大声七首》之二）。“渺莽”、“羁栖”、“病身”等词语，渲染了萦绕于诗人心头的沉重而绵长的苦闷

之情。

从旅途的艰难联想到人生之路的艰难，表现了赵蕃行役诗含蕴深广的特点。“下水有放溜，溯流

多哭滩。人能等迟速，事岂病艰难。返照千山赤，春风两鬓寒”（《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

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四），从船顺水的快速畅意与溯流而行的缓慢

艰难，联想到人生际遇的差异。春风和煦、阳光普照的美景也难掩诗人斑白的双鬓，诗人难免抒发对

时光流逝的感慨。再如“回首江山旧，他年来往频。人谁无一饱？汝独值多辛。泛泛将何往？悠悠

愧此身”（《富阳道中遇风感叹作》），他对人生艰难的感叹，既饱含人生漂泊不定的内涵，也隐隐流露

出无所建树的迷惘；而“前山后山异夷险，昨日今日分炎凉。人间万事只如此，那似一杯真意长”（《竹

岩道间》），则抒写了诗人对迅疾变化的人间万象与世态炎凉的社会现实的无尽感慨。

三、意蕴丰富而笔致细腻

在审美特质上，赵蕃的行役诗善于把丰富的情感内蕴与细腻的抒情笔法有机统一，使之浑然一

体，表现出意蕴丰厚而笔致细腻的抒情特质。情感内蕴的丰厚深沉体现在，当抒发身处异乡的孤独寂

寞等深挚情感时，既有对时光流逝的深沉叹息，也有对衰老贫病际遇的无尽感伤，还有思乡怀友等丰

富的内容。诗人穷困潦倒的境况，折射了南宋中后期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反映了身处衰微时世文人

的末世情怀。不过，在感情基调上，也有少数几首抒写了辞官返乡途中的欣喜之情。

首先，感叹时光流逝与年华衰老。在羁旅他乡的旅程中，游子常有时光飞逝的感觉。赵蕃感叹时

光流逝与年华衰老的行役诗也很多。在预示春天将临的新年，他说，“客里那知岁月迁，梅花报我又

今年。兰溪桥下扁舟泊，把笔题诗意惘然”（《元日寄成父四首》之四）；看到明媚的春光，他说，“客路

不知时节移，忽逢柳色已依依。无却数离家日，腊尽春回方始归”（《安仁舣舟作》），在漫长的旅程

中，看到怒放的梅花，他猛然想起新的一年又到了，目睹苍翠欲滴的依依柳色，才恍然大悟又到春天

了，可见客路漫漫而时光易逝。

“是身真老矣，南北更东西”（《巴丘驿晚题二首》之二），“相逢颇恨夫何晚，华发萧萧今满头”

（《赠王进之》）。自然，时光流逝的感慨，也时常伴有年华衰老的叹息，尤其是在万物萧索的秋天，这

种伤感愈发强烈。他的《书合龙寺旧题后》描述说：“题诗客子鬓如银，壁上题诗墨尚新。犬已久忘曾

宿客，半山风铎似迎人。”在一次行役中，他曾先后两次投宿合龙寺，第二次留宿时，前一次题写于合

龙寺墙壁上的诗墨迹尚新，再至时，诗人感觉自己已双鬓如银。形象鲜明的对比，蕴含着年华老去的

悲叹。在一个秋冬之交的漫长行程中，诗人目睹“草草朝成市，匆匆客系船。荒鸡乱人语，细雨杂炊

烟”的萧条冷落的情景，不禁感慨“岁月真前梦，江山殆宿缘。沙鸥应笑我，疏鬓异当年”（《闰月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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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二），江山可爱而岁

月无情地流逝，诗人稀疏的鬓发就是实实在在的明证。

其次，描写羁旅他乡时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悲凉境遇。诗人对时光流逝的感慨，常常伴随对潦

倒境遇的叹息，如“病中曾觅?鰉炊，别后东西无自知”（《袁州北崇胜寺二首》之一）。还有某年的农

历九月，诗人前往蒋山（今属江苏南京）的途中，突然“寒风动地至”，一场早雪不期而至，“我行蒋山

来，解辔菩提坊。一饭谁为设，百钱倒空囊。平生远游意，到此增彷徨”（《九月十一日雪二首》之一），

他缺衣少食，一缕孤苦无助的悲伤袭上心头，禁不住悲叹“故山邈何许，倏忽半岁辞”，徒唤“刍薪且弗

给，更问裘褐为”（《九月十一日雪二首》之二）。赵蕃一生贫困，即使为官，也是因生计所迫，因此，在

仕宦的征程中，这种穷困潦倒的悲慨就更加强烈。其《饭枫桥铺》云：“春风空浩浩，客意只凄凄。驱

我因微禄，言归欠薄畦。”他对好友诉说道：“谩言诗作祟，长愧食为谋”（《次韵深父送行》），“走遍东

南数十州，皇皇长愧食为谋”（《赠王进之》）。诗人对一饭无着、囊空如洗的悲叹，以及对被微禄所驱、

惶惶然“为食而谋”的描写，足见其生活境遇的悲惨和内心的凄凉。

再次，抒发思乡念友与隐逸情怀。思念家乡与亲人，是中国文学长盛不衰的主题之一，从《诗经》

中的《采薇》、《东山》等篇，到唐代李白“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王维“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

倍思亲”等传唱久远的诗句，都蕴含了人间美好的至爱亲情。在羁旅行役中，赵蕃思念家乡与亲人的

情感非常浓烈，他经常为自己远离家乡、孤身在外漂泊的生活感到怅然若失。如“客梦一何短，乡关

一何长。拊身念艰虞，失足增彷徨”（《枕上有感二首》之一），他客中难眠，连做梦的时间都很短，而对

亲人的深情思念，使他感到乡关漫漫。雪上加霜的是，在他乡窘迫穷困的日子里，诗人还曾生病，令他

更加不堪：“岁晚仍湖路，客中还病身。”（《二十一日湖中》）此时，诗人的乡关之情与隐逸之思不禁油

然而生。赵蕃抒发浓浓的思乡情结，还经常借助传统的比兴手法，以孤独飞翔的大雁等飞鸟起兴，比

拟自己羁旅漂泊的孤独与寂寞。他的《感归鸟》诗云：“鸟雀知既夕，相逢如择栖。嗟余独何者？失侣

自东西。”又如，《孤雁三首》云：“孤雁哀哀叫晓霜，客衾如水待天光。不缘杜宇催归去，未信寒猿解断

肠”，“孤雁哀哀叫晚云，半年为客叹离群。丁东幽佩别来久，断续清砧远不闻”。鸿雁孤独的哀鸣，寒

猿断肠的哀号，洗衣妇断续凄清地敲打砧板的声音，以及客居他乡的诗人发出的长吁短叹，再辅以凄

清如水的月光背景，充分衬托出诗人缠绵不尽的乡愁，令人感伤不已。

“旅食频年倦，田居乐事遥”（《旅食有作》），伴随着对家乡的深情思念，诗人的隐逸情结也愈加

强烈。在“岁月常为旅，饥寒不自谋”（《趋上饶道中》）的羁旅生活中，他“明朝更西去，依旧觅扁舟”

的归隐愿望更加强烈（《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

十有二首》之十二）。他非常羡慕那些在船行途中常常与己相依相伴的白鸥、林中自由啼鸣的小鸟以

及天上展翅飞翔的鸿雁：“草草天涯棹，悠悠江上鸥”（《闰月二十日离玉山，八月到余干易舟，又二日

抵鄱阳城。追集途中所作，得诗十有二首》之十二），“翩翩羡林鸟，闲逸愧沙鸥”（《趋上饶道中》），

“归飞慕鸿雁，沿戏狎凫"”（《巴丘驿晚题二首》之二）。他倾慕陶渊明笔下傍晚及时还家的倦鸟，不
屑于像那些展翅捕猎的饥鹰一样费尽心机、虎视眈眈地专注于猎物：“久客日复日，穷冬冰复冰。知

还怜倦鸟，侧翅耻饥鹰”（《次韵成父舟中》）。有时，诗人在旅程中以诗直抒胸臆，倾诉浓烈的隐逸情

怀。在《松原山行七绝》组诗中，他非常难得地直笔心中的豪言壮语：“莫道松原路不通，担肩樵斧往

来同。老夫自是山中友，要涉崎岖尽日中”（《松原山行七绝》之二），“涉水穿云殊好在，自知元是个

中人。何时粗毕尚平志，衡岳匡庐收此身”（《松原山行七绝》之六），抒发了游览山林时的愉悦与真诚

倾慕隐逸生活的洒脱情怀。

赵蕃的行役诗，也有怀念友人的内容。如《衡山道中怀清江旧游寄长沙诸公》、《舟中读子进昆仲

西游集有怀其人作诗寄之并示成父弟二首》、《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之二，都是怀念友人

的佳作；而《过潼川之飞乌县，见余干丞相题驿舍诗有感次韵》、《铅山道中怀故兴化令贾元放、故郁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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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贾季承》等篇，则是怀念已逝的赵汝愚等亲友。他的《宿彭湖寺怀斯远》写道，“路仄山崖滑，庭中

桂树苍。骤冲#雨过，徐步晚风长。沽酒寻官道，哦诗绕佛廊。旷怀思我友，林趣忆支郎”，以清新萧
疏的秋景，衬托沽酒归来、边饮酒边作诗的超逸潇洒的诗人形象，并以汉末三国时博学多才的僧人支

谦（当时人称为支郎），比拟志趣旷达、才智超拔的徐斯远，抒发对友人的深情思念之情。

最后，从客观存在和辨证思考的角度，我们也应注意到，赵蕃的行役诗，虽然绝大部分是悲苦凄凉

的生活实录，但也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抒写了旅途中的喜悦之情，尤其是归家时的欣喜。其中，他从湖

南辞官归来途中写作的《八月八日发潭州后得绝句四十首》组诗，有几首抒写了诗人投绂归来时心灵

的解脱与释然。这次旅程，路途漫长，农历八月八日从潭州出发，九月将尽时才到家，行程一个多月。

虽然这组诗中的大部分诗歌仍然难免行役的悲伤与叹息，不过，因为终于可以实现隐居田园的夙愿

了，赵蕃还是很高兴的。在离开潭州（今湖南长沙一带）后，他对因遭遇逆风而变得缓慢的船行没有

太介意，反而幽默地劝诫心急的孩子们说，“湘神知我爱湘中，故遣舟迟匪厄穷”（之一）①。从他的

“倦游归去浑忘事，淹速从渠不计穷”（之五）、“三径虽荒菊尚存，重阳想见露花繁”（之三十）等句，可

见他对田园生活的盼望之切。他兴奋地描述归途中的景色与自己的心情说：

烟消日出见秋真，政恐却成憔悴人。赖是倦游归去日，扁舟载着自由身。（之二十四）

仰山山峙季溪流，知我东归俾暂留。尽日如推复如荡，为之成喜不成忧。（之二十）

去岁重阳事已讹，今年亦复病蹉跎。明年想见山中集，弟妹团栾黄菊歌。（之四）

他见到熟悉的仰山和溪流，以为它们都能认识自己这位昔日的老朋友，于是高兴地与它们对话。

一句“扁舟载着自由身”，可见诗人兴奋的心情何其高涨。在归途中，想到从此终于可以与弟妹们团

聚一堂了，虽然去年和今年的重阳节已成过去，但来年的重阳节就可以一起登高、赏菊、唱歌了，他心

中还是充满期待。

四、结语

综上所述，赵蕃行役诗的特点如下：一是数量较多，组诗很多；二是忠实地纪录了诗人的见闻感

受，并且把行踪见闻与内心律动浑然融合，意蕴深广；三是丰富的情感内蕴与细腻的抒情笔法有机

统一。

与上述特点密切联系，笔者还想强调两点：

一是从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发展角度来看，赵蕃行役诗抒写个人穷愁际遇与凄苦情怀的风格特征，

继承了《诗经》行役诗“以哀怨为情感特征，以悲剧性为基调”［１２］的审美特质，充溢着悲苦凄凉的意蕴

情感。在数量与内涵上，赵蕃抒写羁旅行役之苦的行役诗，远超抒发旅途快乐的诗作，折射出南宋社

会充满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的政治情势，这与晚唐行役诗的题材、内容和风格也非常相似。“晚唐时

期由于社会动乱、政治黑暗、科场腐败，导致出现大量处于漂泊、流离、困窘状态的失意文人，因而涌现

大量的羁旅行役诗。这些诗有的着重再现士人长期淹留客寓中的凄惶苦况，有的重在抒发士人漂泊

他乡时的乡关之思，有的体现士人怀才不遇、沦落天涯的焦灼和愤慨，有的则表现士人关心时局、感时

伤世的现实精神。从这些诗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晚唐社会某些层面的真实面貌，特别是身处衰微

时世的文人的末世情怀，进而深入体会晚唐诗歌的独特魅力。”［１３］同样是抒发衰微时世文人的“末世

情怀”，在情感内蕴上，与晚唐时代的诗作相比，赵蕃的行役诗内涵更显丰厚，几乎涵盖了晚唐行役诗

人诗作的绝大部分内容，这也正是赵蕃行役诗的社会认识价值所在。

二是从文学创作理论与实践的角度看，赵蕃行役诗的突出成就，正是对宋代诗歌创作倡导“江山

之助”的实践，也与当时的张元干等著名爱国词人“豪迈慷慨、沉郁悲愤”［１４］的审美特质相呼应。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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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名胜可以提供作诗的素材，激发诗性灵感，这在两宋时期普遍存在而且具有积极的影响，如黄庭坚

认为“诗到随州更老成，江山为助笔纵横”［１５］，杨万里也说“山中物物是诗题”［１６］。对此，古往今来，

众多的文学批评家都有过许多精辟的论断，笔者在此不再赘述，而仅借用周裕锴先生的一段评述表明

自己的观点：“就陶冶人格性灵而言，宋人相信自然山川中有一种与人性同构的灵气，因而，游历山川

可以吸纳自然界瑰奇壮丽之气与幽深玄渺之超，使人格得以升华，使人性得以净化。”［１７］这也应该是

赵蕃行役诗的创作目的和审美价值之所在。

参考文献：

［１］李清文，李志辉．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Ｊ］．学术交流，２００３（１１）：１４４．

［２］李德辉．客寓意识与唐代文学的漂泊母题［Ｊ］．社会科学研究，２００６（５）：７０．

［３］苏轼．南行前集叙［Ｍ］／ ／苏轼．苏东坡全集（卷五十七）．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４９５．

［４］叶适．徐斯远文集序［Ｍ］／ ／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第六十册）．理学汇编·经籍典．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５］陆游．寄赵昌甫并简徐斯远［Ｍ］／ ／钱仲联．剑南诗稿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６：２７６２．

［６］朱熹．答徐斯远［Ｍ］／ ／朱熹．朱子大全（二）．晦庵先生朱文公集（卷五四）．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９４７．

［７］方回．送胡植芸北行序［Ｍ］／ ／李修生．全元文（第七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３．

［８］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第 ４９ 册）［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

［９］孙小梅．四时意象最爱秋：柳永羁旅行役词秋意象统计及分析［Ｊ］．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１）：１０４．

［１０］张喜贵．论鲍照诗歌中的羁旅行役主题［Ｊ］．湖北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０（１）：３１．

［１１］彭定求．全唐诗（第十册）［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０：３８２４．

［１２］李清文，李志辉．论《诗经》“行役诗”的审美特质［Ｊ］．学术交流，２００３（１１）：１４７．

［１３］严赛梅．晚唐羁旅行役诗的吟咏主题［Ｊ］．咸宁学院学报，２０１１（１０）：３１．

［１４］钟伟兰．浅论张元干爱国主义诗词的艺术审美特质［Ｊ］．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６：１６６．

［１５］黄庭坚．忆邢夫［Ｍ］／ ／黄庭坚．黄庭坚全集（第 １ 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５５．

［１６］杨万里．寒食雨中同舍人约游天竺得十六绝句呈陆务观（之九）［Ｍ］／ ／吴之振．宋诗钞补．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１９８８：４０１．

［１７］周裕锴．宋代诗学通论［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１２７．

［责任编辑：黄　 燕］

Ｏｎ ｔｈ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Ｚｈａｏ Ｆａ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
ＳＨＩ Ｃ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Ｚｈａｏ Ｆａ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 ｈａｖｅ ｓｕｃｈ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ａｓ ｌａｒｇｅ ｉｎ 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ｖａｒｉｅｄ ｉｎ ｐｏｅｔｉｃ ｓｔｙｌｅｓ ａｎｄ ｒｉｃｈ ｉｎ ｃｏｎ
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Ｚｈａｏ ｆａ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ｈｅ ｇａｉｎ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ｉ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Ｔｈｅ ｐｏｅｍｓ ｒｅｃｏｒｄ ｆａｉｔｈｆｕｌｌｙ ｗｈａｔ ｈｅ ｓａｗ ａｎｄ ｈｅａｒｄ，ｈｉｓ ｗｈｅｒｅａｂｏｕｔｓ ａｎｄ ｈｉｓ ｉｎｎｅｒ ｆｅｅｌｉｎｇ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ｍ
ｄｅｓｃｒｉｂｅ ｔｈｅ ｔｈ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ｃｅｎｅｓ ｔｈａｔ ｈｅ ｅｎｃｏｕｎｔｅｒｅ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ｒａｖｅｌｉｎｇ ｂｙ ｂｏａｔ． Ｉ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ｏ Ｆａｎｓ ｔｒａ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 ｒｅ
ｆｌｅｃｔ ｈｉｓ ｓｏｒｒｏ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ｐｅｒｉｏｄ ｏｆ ｒｅｃｅｓｓｉｏｎ． Ｔｈｅｙ ａｒｅ ａ 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ｗｈｉｃｈ ｔｈｅｎ ｆａｃｅ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ｒｅｖｏｌｔ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ａｓｉｏｎ，ａｎｄ ｈａｖｅ ｓｏｍｅ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ａ ｄｅｅｐ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Ｚｈａｏ Ｆａｎ；ｔｒａｖｅｌ ｐｏｅｍ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ｒｏｗ ｔｏｗａｒｄｓ ｔｈｅ ｄｅｍｉ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 Ｐｙｎａｓｔｙ；Ｊｉａｎｇｘｉ Ｐｏｅｔｒｙ

·５８·


